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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打开的N
天津 历史 文 化街 区

在三条石历史博物馆的展柜
里，刨冰机还在，机身有些斑驳，但
精美的镂空雕花旁，“福聚兴机器
厂”几个字清晰可见。“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三条石地区就开始仿制并
批量生产手摇刨冰机，是国内最早
实现本土化量产的地方，也推动了
刨冰在民间的普及。”红桥区文物保
护中心副主任曹可润介绍道，“和刨
冰机先后走下生产线的还有爆米花
机、手摇切面机、轧花机、榨油机。
天津的工匠们造出了华北农村使用
的几乎所有机器。”

这就是三条石，它造机器，养活
整个华北；造刨冰机，甜了一百年。

“三条石”就这么叫开了

走进三条石历史博物馆，迎面
是一块匾额和三块大青石。

匾上是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

馆名。“周总理一生很少给博物馆题
字，因早年在南开读书时常来这片
铁匠云集的街区走动，记住了这里
的锤声。又因他素来低调，题而未
署，这几个字就这么静默注视着60
余年人来人往。”曹可润说。

匾下的青石，润泽发亮。石面
上深深浅浅的划痕与几道四指宽的
深沟，是当年铁器太重碾出的印
记。曹可润讲起那段往事——此地
旧称河北窑洼，李鸿章任直隶总督
时，家人病故，灵车陷于泥泞，遂命
人铺设三条青石板。民谣唱：“三条
石，青石板，一铺铺了两里远。方便
了李鸿章，乐坏了铁厂的王老板。”
队伍走后，路留下了。“三条石”这名
字就这么叫开了。

偕老伴儿故地重游的陆先生，
站在这三块青石前看了很久，转头
对记者说：“我打小儿就是在这门口

长起来的。那时三条石就是又短又
窄的一条街，现在已经变成宽敞的
绿地和高楼了，都有点认不出了。”

“请国人、点国灯、扬国光”

三条石能成为天津民间工业的
摇篮，不是偶然。

曹可润把记者带到地图前：“你
看，三条石坐落在三岔河口，这是南
北物资交流的中心点。南方的船到
了三岔河口要休整，船钉、船锚、剪
刀——我们展柜里这些铁器，最早
都是为修船服务的。”

船家带来了生意，漕运带来了
人流，打铁匠人闻着商机就来了。
真正让三条石“开挂”的是天津开
埠。三条石的机器厂从为洋行加工
零配件开始，到仿制整机，硬是靠着
锤子和铁砧，把技术一点一点啃了
下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一

片狭小的区域里挤了大约300家铁
厂，成为华北地区民间机械制造业
的“心脏”。
曹可润指着一张示意图说：“红

线到达的地方，就是当时三条石产
品、技术传播的范围，最远到了福
建、台湾。”她回忆起十几年前，“有
老人来参观，说随着企业建立外地
分厂，三条石的工人流向了全国，他
就是其中之一，赶上假期，专门回来
看看。”
在这满室的铁器里，有一盏灯，

让曹可润每次讲解都停下来。
1931年，日军侵华后开始控制

舶来品煤油，老百姓家里渐渐点不
起灯。坐落于三条石的三合成桅灯
厂大搞技术革新，研制出了以菜籽
油为燃料的油灯。“我们国家是菜籽
油大国，这盏灯给千家万户带来了
光明。当时厂里编写了一首‘油灯

曲’，号召人们‘请国人、用国油、点
国灯、扬国光’。”一首“油灯曲”唱响
了伟大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旧厂房迎来“新学徒”

在博物馆后院，藏着整个三条
石地区唯一保留下来的铁工厂旧
址——福聚兴机器厂。
“这个厂是当时三条石片区规

模数一数二的机器厂。”顺着曹可润
指的方向看去，100平方米左右的车
间里，机床、钻床、刨床密密匝匝。
头顶横贯着一根主轴，皮带从空中
垂落，连向每一台机器。“这是天轴
传动。”曹可润说，“现在电机一开，
整个厂房照样全转。它还能只带动
某一台，算是百年前的‘分区控
制’。”曹可润记得，一位北京教授曾
专程带学生来，说这设备在华北地
区极为罕见，全中国也非常稀少，只
在德国见过，十分难得。

像这样的学生研学、参观，福聚
兴机器厂旧址不知举行过多少场。
如今，厂房里出入的，不再是满身油
污的工人，而是戴着红领巾的学生
们；乌黑的机床旁，是来听讲座、继
承传统、感受课本之外“工匠精神”
的年轻工业人。对曹可润来说，他
们都是旧厂房里的“新学徒”，了解
这段历史也是守护好这处工业遗存
最好的方法——不仅要保存好几间
老厂房，更要激活流淌在天津人血
脉里的工业基因。
“现在的三条石，正试着用新的

方式‘转动’起来。”曹可润介绍道，博
物馆一直在与各大中小学紧密合作
组织各类活动，也成了红桥区文旅园
区中的一环，希望三条石的历史不是
橱窗里高高在上的展品，而是真正融
入天津人触手可及的日常。

这座城市的筋骨，是铁打的

正午，陆老夫妇缓缓走出博物
馆，他们的背影融入了身后的小区、

绿地与高楼，那是三条石崭新的轮
廓。这片街区串联起了天津城市文
化的“源”与“流”。不远处，天子津
渡遗址公园静静诉说着“先有三岔
口，后有天津卫”的城市起源；抬眼
望，是百米高空俯瞰海河风光的“天
津之眼”；再往前走，便是古文化街
的市井民俗与大胡同商城的商贸繁
华……每天清晨，西北角早市那热
气腾腾的津味早餐，更是点亮了百
姓的烟火市景。

曹可润望着这片充满生机的街
区说道：“三条石将以工业遗存为
基，深入梳理‘漕运文化—工业文化
—现代文旅’的发展脉络。”在更广
阔的规划中，三条石正联合周边“天
津之眼”摩天轮景区、大胡同周边、
海河华鼎写字楼等商业、景点与教
育机构，打造集文化体验、工业研学
与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商融合示
范街区。同时，有关部门将加大对
历史遗迹的保护力度，尝试采用现
代化科技手段重现当年民族工业的
生产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天津
民族工业发展的峥嵘岁月。

如果说五大道是天津洋气的面
孔，古文化街是天津市井的烟火，那
么三条石就是天津不肯弯折的筋
骨。三条石以独一无二的工业基因，
为这座城市保留了一份钢铁的硬度
和质感，让天津不只有小洋楼的风花
雪月，不只有码头上的迎来送往，还
有叮叮当当的锤声，有淬火时腾起的
白烟，有中国最早的本土技术工人用
双手创造出来的工业奇迹。

告别之时，一位抱孩子的年轻
人走进博物馆，为咿呀学语的孩子
讲述着这片街区的故事，小女孩睁
着大眼睛，左瞅右看，轻轻摸了摸那
三块大青石。这一刻，一碗刨冰的
甜、三块青石的重、一盏油灯的光、
一台刨床的轰鸣，共同诉说着一件
事：这座城市的筋骨，是铁打的。

记者 郑宝丽 摄影 记者 曹彤

三条石——从手摇刨冰机到华北地区民间机械制造“心脏”

一条百年青石路 一段城市铁的记忆

你能想象吗？一百年前，
天津就有了刨冰机。
不是舶来品，不是洋行里

摆着的稀罕物件，这都是三条
石自己造的。铁壳子、手摇
轮，从那条以打铁声闻名的
“铁厂街”走向街头巷尾，最后
变成孩子们围在摊前那一勺
透心凉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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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刨冰机

听戏前先来一节“大师课”

“梅兰芳大师曾与北方昆曲剧
院第一任院长韩世昌先生联袂演出
《牡丹亭·游园惊梦》，这背后还有一
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近日，天津市
河北区孟家大院里，中国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
一缓步走到观众中间，用一段梨园
往事开启了当天的昆曲导赏。
“排练时，两位大师有过一番

‘争执’，二人都十分谦虚，想让对方
来演杜丽娘。最终，韩世昌老先生
坚持为梅兰芳配了春香。演出结束
后，韩世昌因患有喉疾，下台后急着
找痰盂。没等他开口，一个痰盂已
经递到眼前，他抬头一看，举着痰盂
的竟是梅兰芳。”杨凤一一边说着，
一边走进观众席间，像一位老友在
讲述珍藏多年的故事。

见观众们听得入神，杨凤一突
然话锋一转。“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曾
走进剧院听过昆曲的？”望着台下举
起的手，杨凤一点头微笑，“感谢大
家的支持。没有听过昆曲的各位，
今天我来带大家简单了解一下。首
先，我来教大家分辨一下南曲和北
曲，南曲是腔多词少，北曲是词多腔
少……”她一边讲解，一边献唱示
范，现场不少人跟着轻轻点头，从最
初的好奇到渐渐露出“原来如此”的
神情。

30分钟的导赏结束，庭院沉浸
式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惊梦》正
式开演。“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

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没有镜框
式舞台的束缚，演员们穿行于真实
的庭院之间，更一次次走进观众席
间。当杜丽娘从观众身边经过时，
可以清晰看到鼻尖上那细密的汗
珠。观众们忙不迭地举起手机，有
人录下了完整唱段，有人抓拍着一
张张演员近在咫尺的侧脸。
“真是独特的体验，这不仅是

看了一场戏，更是上了一堂含金量
极高的‘大师课’！”散场后，观众李
先生难掩兴奋。他告诉记者，自己
平时对昆曲了解不多，原本只是冲
着“沉浸式”的新鲜感来的，没想到
开场的导赏更精彩。“这种先听课、
再入戏的方式，真正让我‘种草’了
昆曲。”

百年前的堂会“顶配”

在意式风情区林立的欧式建筑
群中，孟家大院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座位于博爱道12号的老宅始
建于1912年，是天津商人、谦祥益绸
缎庄创办者孟养轩的旧居。它的独
特之处，一进门便肉眼可见：前楼是
欧式巴洛克风格的砖木结构，雕花
廊柱、圆拱券式门窗透着浓郁的西
方韵味；穿过门廊步入后院，却是典
型的中国四合院格局，青砖墁地、回
廊环通，正房与厢房檐廊相连，中式
的花牙、额楣雕饰精细入微。

为何一座中国商人的宅邸会呈
现如此“外洋内中”的面貌？孟家大
院总经理李玲介绍：“20世纪初，天
津意租界是外国势力在华的重要据

点，孟养轩作为‘八大祥’之一的谦
祥益掌门人，既要融入租界的社会
环境，又不愿舍弃中式传统的生活
空间。于是，这座‘中西合璧的折中
主义建筑’应运而生。”这样的设计
既是对外的“面子”，也是对内的“里
子”，恰如那个时代天津商人群体的
生存智慧。

在天津的民间记忆中，孟家大
院有着“津门第一堂会”的美誉。据
传，孟养轩本人酷爱戏曲，常在家中
设宴邀名角演出，梅兰芳、程砚秋、
尚小云、荀慧生等梨园大家都曾在
此登台献艺。每逢堂会，孟家大院
丝竹盈耳、水磨绕梁，是当时天津商
界与梨园行往来的佳话。

正因如此，当北方昆曲剧院将
《牡丹亭》沉浸式搬进这座百年老宅
时，丝毫不令人感到违和。这里本
就该有戏，时间的流转中，这座建筑
从未改变它的文化使命。

为意风区添一抹“中国腔调”

“以前游客来孟家大院，转一圈
拍几张照片，最多半个小时就走
了。”李玲站在院中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现在看一场沉浸式昆曲，导赏
加演出一个多小时，演出结束还有
演员合影、换装体验，很多人能待上
两三个小时。”李玲坦言，传统历史
建筑的旅游模式一直有个“老大难”
问题：游客停留时间短、体验单一、
缺少回头客。“说到底，是跟建筑还
没建立起感情连接。”

引入沉浸式昆曲后，李玲明显
感觉到不一样了。“来的人变了。”李
玲说，“现在游客群体中，多了好多
戏迷、文艺青年，还有专门带孩子来
体验传统文化的家长。大家不是来
‘逛逛’的，是真的想‘看进去’。”

在消费方面，变化也不小。除
了门票，孟家大院陆续推出了演

员合影互动、中式换装实景拍照
等特色服务。“有人看完戏不过
瘾，租套戏服在院子里拍半天。
有人看完这一场还不过瘾，散场
后立马追问下一场剧目内容，生
怕抢不到票。”在李玲看来，孟家
大院正在成为意风区的一个“文
化新支点”。“以前意风区的游客
主要是逛街、拍欧式建筑，现在多
了一个理由——听昆曲！”

谈到后续运营，李玲的语气很
坚定：“我们不做短期流量，那没
意思。我们要做的是长效文化运
营。”接下来，孟家大院将推出常
态化庭院昆曲驻场演出、非遗昆
曲研学课堂、中式庭院雅集、古建
文化沙龙等一系列沉浸式文化业
态。“周周有演出、月月有主题、季
季有盛会，让游客什么时候来都
有新鲜东西看。”

同时，孟家大院也将深度联动

意风区历史文化街区，串联西洋风
情街区与中式古建雅韵，开展文旅
联线、节庆联办、宣传联动、客源互
导。“我们的目标，是把孟家大院做
成意风区的一个标志性文化IP，让
这条街不仅有西洋味儿，更有中国
腔调。”李玲说。

孟家大院里那一声声婉转的
水磨腔，正如同一缕中国味道的香
气，在巴洛克雕花的映衬下，飘得
格外悠长。这种“中西合璧”的文
旅体验，在意风区找到了最恰当的
落脚点。这里传出的声声曲调也
让人听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开放、包容、中西互鉴。“历史建筑
不能光让人看，得让人‘用’起来、
‘活’起来。昆曲进了院子，建筑就
有了魂；游客入了戏，文化就传下
去了。这才是我们做这件事的真
正意义。”李玲说。

文/摄 记者 侯蕾

意风区“外洋内中”百年孟家大院开启文旅新体验

一声婉转水磨腔 一段极致“中式浪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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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家大院

昆曲表演

在意式风情区林立的欧式建筑中，藏着一处“外洋内中”的百
年老宅。如今，这里不再只是游客拍照的背景板。每个周末，笛
声从回廊深处飘来，水磨腔在青砖黛瓦间回荡。孟家大院用沉浸
式昆曲的方式，为这片历史街区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让
这片西洋风情的街区，也飘出了婉转悠长的中国味道。

孟家大院沉浸式昆曲演出现场 青年演员正在上妆杨凤一院长进行昆曲导赏

孟家大院昆曲演出现场


